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藏”在细节中
——从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细微服务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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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内镜检查时如果遇到息肉，就
用仪器随即切除了。所以，对于从未动
过手术的我来说，做一个小小的全麻胃
肠镜检查竟让自己不由得紧张起来。
然而，更使我有点慌乱和摸不着头脑的
却是检查前的手续、程序、交叉检查及
注意事项。

若是住院期间做这个检查，一切安
排得清清楚楚、妥妥当当，分项进行就不
是个事儿。而我是想结合单位年度体检
进行，想把去年和今年的职工体检费合
到一块儿用掉，费用若没花完，就用剩余
的部分再做几项其他检查。做胃肠镜
时，如果遇到要切除的息肉，再从本人的
医保卡上另行扣费。光这一套自己就不
知道怎么办了。站在导医台前，拿着体
检选项表，我傻了眼。这时，身着白大
褂、正在大厅忙碌的体检中心主任梁文
辉看到我犹豫犯难的样子，忙走过来问
个究竟。了解我的意图后，他当即安排
服务台的一名女医务人员负责协调联
系。这位女同志热情招呼我先坐下等
候，转身便立即和本院相关部门进行了
沟通。她仔细核算后，从体检费中扣除
胃肠镜费用，剩余部分又为我安排了几
个体检项目。其中几项与胃肠镜术前要
求吻合，可“一检两用”，既作为常规体检
项目，又能满足内镜术前需求。后来我
向旁人打听，才知道这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女医务人员叫白占宏。

一切手续办好，没等我开口，实在
忙得脱不了身的小白又找了一位姑
娘，对她说：“这位老先生年纪大了，一
会儿要在这楼里检查，一会儿还要跑到
百米以外的门诊大楼内镜科评估预约，
肯定不熟悉，你就领着老先生服务到底
吧。”姑娘满面笑容地接过检查单子，爽
朗答道：“没问题，跟我来吧。”“你贵
姓？”我边走边问。“叔叔，您就叫我佳佳
吧。”从楼下到楼上，从这屋到那屋，佳
佳领着我逐项体检。体检人多，每到一
处，佳佳便立即替我排队，从不加塞，尽
管她认识各屋的医务人员，也不搞一点
特殊，并让我先去其他科室做项目，因
此节省了不少体检时间。体检中心的
项目做完后，佳佳又带我到百米外的门
诊大楼内镜科办理了胃肠镜检查的评
估和预约手续，还主动帮我取药，并不
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了做内镜前的用药
方法和注意事项。后来，我才知道这位
年轻的姑娘叫秦佳佳。佳佳名如其人，
服务真“佳”。

当时，我曾琢磨是不是领导有交代，
才对我另有照顾。为此，自己特意操心
观察，发现佳佳在带我来回体检过程中，
碰到过好几拨人，不管谁上前询问，她都
笑脸相迎，待如亲人。对听得不太明白
的，干脆直接把问话人托付给相关科室
的医生，她才放心。

对此，我曾事后找到梁文辉表扬小

白、小秦几位医务人员，梁文辉却说：
“医患一家嘛，这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没
有特别照顾您，对谁都一样啊。”他还介
绍道，与体检中心签约合作的单位有几
百家，每年前来体检的就有十几万人。
这些人中啥情况的都有，对那些老弱病
残等特殊群体，他们都尽最大努力给予
特别关注和服务。“无论上下班，我的手
机总响个不停，都是前来看病体检的
人，见面次数多了，和我添加了微信，处
成了朋友。”这位年近 50 岁的主任边聊
边再三叮嘱我，刚做过胃肠镜息肉切
除，一周内怎么饮食，一个月内要注意
什么，随后还专门打电话询问我做了内
镜后有无不适反应等。当我再来取体
检结果时，小秦、小白等医务人员竟一
眼认出我来，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
我们是亲戚呢。

现在错峰体检已成常态，天天来这
里检查身体的人络绎不绝。那么，这
种颇有温度的拓展、延伸、细微服务，
是偶尔还是经常？为此，我又单独来
了两三趟，暗中仔细观察，发现这个体
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人
人对来者亲如家人，特别是对那些年
老、体弱、行动不便者更是关照有加。
我还发现，不少患者询问梁文辉什么
病找哪个科室的专家时，他竟能立即
说出这些名医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来。
原来各个专科大咖的手机号都装在他

的脑子里。
优质服务，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

号，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不是惊天
动地的壮举。它不在轰轰烈烈的承诺
里，而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体现或隐藏在
浸润人心的细节中。一个甜美可亲的微
笑，一场和颜悦色的沟通，一句心领神会
的回应，一次待如家人的善行，看似微不
足道，却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被珍
视、被尊重时的那种幸福，这便是“细节”
赋予优质服务的温度与力量。细节是服
务的放大镜，可照见医务人员的初心；细
节是信誉的黏合剂，能搭起医患之间情
感的桥梁；细节是无差别的试金石，沉淀
出了优质的口碑。细节无言，却最有力
量。当然，这些细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
源于这个体检中心的精心哺育，源于医
务人员的品格修炼，源于他们对患者的
深度洞察，源于“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
致”的服务理念，源于这些白衣天使的情
怀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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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的我整天没有啥事干，什么
都写。牛羊粪有什么可写的，臭哄哄的？
No，牛羊粪对我来说值得去写，它伴随着
我的童年时光，更有许多酸甜苦辣。其实
吃草的动物粪便不臭，牛羊粪更是如此。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才七
八岁，生活比较艰苦。卫辉市狮豹头公
社处在一个穷山区，靠天吃饭，每年到
四五月份，青黄不接，吃饱都很难，基本
上吃玉米面粥、红薯，偶尔吃点玉米面
馍，白馍只有到春节才能吃上一两顿。
那时有个玉米面馍、红薯就不错了，能
吃饱就算是个富裕户了。我们家孩子
多，又穷，清早、晚上大部分都是玉米面
粥放红薯，偶尔大人下地干累活，母亲
在玉米面粥里再煮几个玉米面小饼，让
大人补充体力，小饼没有小孩子的事。
菜呢，就是腌了多年的老咸菜，或是用
大盐腌了多月的山韭菜。那个年代的
我，生活中也没有觉得多苦，因为各家
各户都是那个样。

我们家有壮劳力四人，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那时成年男劳力每干一天
活，记一个工（其实年终分配时按工分
算账，一个工也就两毛钱），成年妇女干
一天活记八分，十分才算一个工。每户
按工分多少，到夏秋两季时分粮食，年
终算总账。分棉花和少量的食用油，也
按工分算，劳力少工分就少。那时我
小，下地干活，一天累得够呛，才给我记
三分，干一天活还挣不到一毛钱。母亲
就说：“你别下地干活了，还不如去拾羊
粪蛋呢，拾一斗交给生产队还记一个
工。”于是，我农闲时经常约几个关系不
错的小伙伴跟着羊群跑，满山转悠拾羊
粪蛋。

别看拾羊粪，这活也是非常有门道
的，它需要找到羊拉粪的规律和机遇，
才能拾多拾好。不然的话你就拾不到，
或者拾不多。

一是每天早上，羊刚出圈上山坡的
路上，羊粪比较多，也好拾。因为羊在
圈里卧了一夜，一出圈上坡就容易拉，
这个时候要赶上时间点。有时我们几
个小伙伴就去羊圈门口上坡处等，羊刚
出圈那几十步远你还不能去拾，那是生
产队的，生产队每天安排有人打扫收
集。只有离羊圈口远一点，才允许拾，
但比羊圈门口少多了。我们几个小伙

伴眼疾手快跟着羊群屁股后拾。拾了
一段时间后，羊粪就越来越少了。等到
羊群上山坡了，第一个拾羊粪的高峰期
就结束了。看看我们几个小伙伴双手
沾满羊粪，黑乎乎的，再看看小篮子里
半篮子羊粪蛋，心里也乐吱吱的，脸上
露出满足的笑容。

二是到夏秋季，因为雨水多，天气
炎热，地面潮湿，羊是不进冬天的羊圈
的，恐怕羊得温湿病，都把羊关在亮圈
（其实就是在山头选较平展的一片地用
石头垒起围栏）里，或者留住在山头上，
那里凉快，不潮湿。夏天的羊，夜里一
般不卧土地，都是卧在山头平展的石头
上。我们几个小伙伴一是打听羊在什
么地方过夜，二是按放羊人的习惯和规
律去山上找，结果都有很不错的收获。
我有一次遇到一件倒霉的事，拾了一小
布袋羊粪下山回家，由于感到收获不
错，下山走路一蹦一跳的，布袋口没扎
好松开了，半袋子羊粪撒落一地，真倒
霉，还得一捧一捧地收起来，放回袋子
里，比原来少了许多。因别的小伙伴都
下山多时了，我自己也没有心思再返回
去拾零碎的羊粪了。

三是绕着羊圈四周拾，我们村生产
队有几百只羊，农历五月后就会进入亮
圈。每天羊出圈时门口羊粪比较多，因
为那里离村子比较远，再加上是山坡，
队里没法收集，那个时间段那个地点我
们便经常光顾。

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们几个小
伙伴约好到山上较远的凉水泉拾羊粪，
但到那里后，发现羊粪很少。因为天气
炎热，那个地方有水，又比较凉快，小孩
贪玩之心驱使，我们就玩了起来，掀石
头，捉虾米，打水仗，玩得非常开心快
乐。眼看着太阳西下，才发现篮子里还
空空如也。这可怎么办，空手而回还得
挨吵？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小伙伴说，咱
们不行到白头尖队里的羊圈里捧半篮
回家不就行了吗。大伙一想，这也是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我们来到离村
子四五里远山顶上白头尖队里的羊圈
外观察，而后一窝蜂地跳进羊圈，拼命
地捧呀捧呀，每人弄了不满一篮子，又
相互帮助递出篮子，跳出羊圈，美吱吱
地走在下山的路上。谁知刚进村头，就
被小队长拦住：“你们几个调皮蛋，叫你

们拾羊粪挣工分哩，你们可倒好，到队
里的羊圈里拾了。走吧，到大队去吧！”
到大队部后，大队长吵了我们一顿，问
我们做得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承认了
错误，有个小孩都哭了。最后队长拍着
那个小孩的头说：“别哭了，今后不许这
样干了，快把羊粪送羊圈里吧。”就这
样，我们几个低着头含着泪，把羊粪送
到村东头的羊圈里了事。

想想那几年拾羊粪，我挣了不少工
分，多少为家里减轻了一点负担，也产
生许多可笑可泣的往事。

说过拾羊粪再说拾牛粪，那个时候
生产队的牛每到夏秋农闲季节，都会被
赶到村后北岭上去放。北岭海拔大约
三四百米，上面地势平坦，青草厚实，放
牛的把牛往山上一赶，十天半月不用
管，只是每天上去看看而已。牛吃在上
面，住在上面，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牛
粪，它是很好的烧火做饭燃料，一点就
着，非常方便，还不冒黑烟，不起灰，用
起来又干净又方便。现在西藏、新疆、
青海等牧区少数民族群众，取暖做饭还
用它。

初秋的一天下午，父亲让我和他上
山割草拾牛粪。他拿着镰刀和扁担绳，
我挎个大篮子跟在父亲后面就上山了，
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到达山顶。站在
山顶，俯看山脚下的村庄和层层梯田，
再看看村前的大水库，我的家乡是多么
壮观美好呀。父亲也坐在石头上喘气，
吸袋他那宝贝一样的旱烟，烟雾从他口
鼻中悠然地飘向天空。稍稍休息，父亲
就找了一片草厚的地方割草去了，我便
去山顶四处找牛粪，东一泡，西一泡，风
干的我就放在大篮子里；湿点的我就用
手把它翻过来，晾在石板上；半湿不干
的我就拾成一堆，等下次来时挑下山。
那时民风很纯正，在大山顶上，只要你
堆成堆的牛粪是没有人去动的。两个
多小时的时间，我的大篮子就装满了干
牛粪。这时父亲也割了许多草，我过去
帮他把前时割的已经干透的草，一搂一
搂地抱过来，然后一层一层地放到绳子
上面。草层快垒到父亲胸部高时，他用
身子一压脚一踩，让我把绳头穿进绳扣
里，再把绳头递给他。只见他脚踩草
捆，手拉绳子猛一用力，顿时高高的草
捆就减少一半高度。父亲把两捆草捆

好后，搬到一块高石头上，躬身用扁担
挑起来，我也赶紧挎上大篮子跟在父亲
后面下山了。那两捆草，有个七八十斤
重吧，下山途中父亲休息了好几次，才
挑回家。院外，母亲赶紧上前招呼帮
忙，父亲不让，只见他一耸肩就把草放
在地上，满头是草满脸是汗。父亲拿起
搭在肩膀上的能拧出水的毛巾，拂去满
头的草，擦去满脸的汗，然后端坐在捶
布石上休息，再拿出他那旱烟袋抽上
了。我胳膊酸痛，毕竟走了四五里山
路，挎着一篮子牛粪呢。

我有一位挚友赵哥，有一年在辉县
石门水库钓鱼，因天气炎热，水深鱼情
不好，一上午没有钓到几条像回事的
鱼。吃过午饭，他看见水库边有几头牛
正在吃草，旁边拉了几堆鲜牛粪。他突
发奇想，走过去把牛粪及土和在一起，
揉成七八个拳头大的粪团，用操网提到
水边，用力抛向钓点处，然后洗手吸烟
等待。半个小时左右，只见钓点像开了
锅似的直冒泡，赵哥断定大鱼进窝了，
赶紧换上鱼食，抛向钓点。不一会，浮
漂慢慢下沉，最后猛地黑漂，赵哥猛一
抬竿，好似挂着石头，鱼竿顿时弓成半
弧状，鱼线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几个回
合下来，大鱼终于被拖上岸，目测有七
八斤。赵哥赶紧又挂食抛竿，又是一个
黑漂，溜鱼。就这样，他一个多小时钓
了七八条大草鱼，累得赵哥瘫坐在地
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钓了，不钓
了，太累了！”可当他准备走时犯了难，
这么多鱼再加上钓具怎么也背不动，况
且石门水库坡陡林密，很难走。最后
没有办法，只有去和放牛的人商量能
否帮忙送一下。山里人厚道，看赵哥
确实背不动，答应送他到公路边。就
这样赵哥背着钓具和放牛人抬着几十
斤鱼，艰难地向公路边行走。等他们
到公路边时，两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
来。赵哥拿出一根烟递给放牛人，并
从鱼护里拿出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鱼送
给他，再三表示感谢。

牛羊粪和我的童年生活有割不断、
抹不去的纠葛。这里有快乐也有眼泪，
有欣慰也有沮丧，有收获更有我童年实
实在在的生活。

牛羊粪是个宝，农民生活离不了。
牧民做饭炉火旺，庄稼有它产量高。

牛羊粪和我的童年生活
杨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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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
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
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

仲宣是王粲的字，其曾祖龚、祖父
畅，皆为汉三公。王粲在长安见蔡邕，
很受蔡的赏识：“此王公孙，有异才，吾
不及也！”王粲名列建安七子，被刘勰誉
为“七子之冠冕”。柳亚子在解放前夕，
曾写诗《感事呈毛主席》，大发牢骚。毛
主席在和诗中曾有名句“牢骚太盛防肠
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呈毛主席的
诗第二句为“说项依刘我大难”，此处的

“依刘”就是指的王粲到荆州依附刘表
一事。王粲虽才华出众，但因外貌丑陋
遭冷落，始终未获重用。《三国志》中说
他“容状短小，形陋通脱”。所以，最后
王粲还是选择了曹操为自己的老板。
文中的文帝，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此时
曹丕还只是魏王曹操的世子，距离当皇
帝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世说》是后来人
写的，所以称“文帝临其丧”。

《世说》中还有一则说好驴鸣的
事。王济生前喜听好友孙楚学驴叫，
王济死后，孙楚去吊孝，说“卿常好我
作驴鸣，今我为卿作”。然后是“体似
真声，宾客皆笑”。启功先生写文章

说：“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
时期的事。”王仲宣死后魏文帝及宾客
因 王 好 驴 鸣 ，所 以“ 赴 客 皆 一 作 驴
鸣”。启功先生接着说：“为什么要学
驴叫？我发现，驴有四声。这驴叫有
ēng、é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还有
一种叫是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启
功先生还说：“后来我还听王力先生
讲，陆志韦先生也有这样的说法。”

王仲宣好驴鸣，是好听？好叫？还
是好听又好叫？刘义庆没说，我估计是
二者皆好。至于启功先生说的魏晋人喜
听喜学驴鸣，与汉字四声有关，我们肯定
不能说错，因为启功先生毕竟是大家。

但因此说一定对，我还是有些疑惑。
在王粲的葬礼上，有没有念悼词我

们不得而知，但“赴客皆一作驴鸣”却写
得分明。曹丕贵为世子，其地位显赫自
不必说，其“同游”“赴客”想来也不是一
般平民，如此场合，如此身份，“皆一作
驴鸣”，证明了魏晋人物率真通脱、不拘
一格。当然，今天我们学驴叫固然不
必，也不妥，但是装就好吗？还是要学
会用中国话，用汉语的表达方式说中国
人的事情，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
事，大可不必在所有场合都周吴郑王、
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真实的形象，生
动的语言，亲和的姿态，不亦宜乎？

“一作驴鸣”也深情
——《世说》说（三）

公羽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住不起郑州，回不去县城”——很
多人卡在中间喘不动气。

一对平原老夫妻干脆把退休金扔
进辉县，月花三千零五十元，一住半年，
并在朋友圈写成“太行山日记”。

这不是逃离，是顺手捡回喘气的权
利。辉县的好，先说最俗的：便宜。菜
市口一把野韭菜两元钱，房东按季度收
租还会顺手送柿子。

可真正把人摁住的，是刚出炉的山
水和刚出锅的人情。百泉湖干了又满，
像老天爷拧开水龙头，一夜间漂回“北国
小西湖”的名头；药贸街的老药工把山楂
切得纸片薄，一边报价一边教你泡水喝
别超过60摄氏度，怕酸了客人的牙。

绝壁公路依旧吓哭新手司机，但村
口大爷会远远给你打手势：别靠线，靠
心。2024年，1900万人涌进来，把82亿
余元现金留在了太行山。这些落到生
活里，就是新开的民宿让老板娘学会说

“晚安”，快递小哥把无人机当驴使，将
山货直接拎到江浙沪的餐桌。

全域景区化听起来像口号，实际体
验是：从八里沟到轿顶山，一条新晋高速
把“一小时圈”焊死，上午看冰挂，下午泡
温泉，夜里回村吃炒不烂子，一天把四季
过完。

百泉湖泉水复涌那天，本地人比游
客还激动。有人蹲在湖边抽烟，烟灰掉

水里都不舍得弹——“怕惊着泉眼”。
百泉湖一满，苏门山的书卷气也跟着浮
上来，写书法的大爷把桌子支到水边，
写就一幅“山高水长”直接送给游人，落
款还热乎。

药香也没停。山楂、连翘、丹参，从山坡
蹦进工厂，切片、装茶包、压成药丸，一条龙在
县城里跑通。合作社新上的设备轰隆隆响，
工人多是隔壁村婶子，口罩上方眼睛笑成月
牙——地不荒，娃不远走，就行。老手艺没
丢，只是换了姿势：薄壁镇粉条还在院里挂，
像下雪；沙窑柿子还在房檐晾，像挂灯笼，只
是多了二维码，扫一扫，能甜到广州。

古村也活了。凤凰山村的石头房被
登记“不准拆”，祠堂改村史馆，门槛磨到发
亮，坐一会儿屁股都是历史。拍石头乡、
西平罗乡那些藏在云里的村子，通路之
后，年轻人先回来的是摄影师——拍奶奶
编草鞋，拍爷爷晒玉米，拍完上传抖音，点
赞比谷子多。门楣上“耕读传家”四个字，
被夕阳照得通红，像刚描的新漆。

那对在太行山住了六个月的平原老
夫妻说，在这儿住久了，山会替你把时间
掰碎：早上被鸟叫醒，中午被柿子砸头，晚
上被湖水晃睡。钱没攒下，血压倒降了。
他们准备再续半年，理由简单——在这
里，咳嗽都有回声，像是有人答应。

辉县不治疾病，它只是把“活着”两
个字，写得大一点，让你看清笔画。

辉县半年记
于礼文

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晨光还未完全刺破中州古城的晨
雾，黄花建材市场的“兵哥”凉皮店早
已亮起暖黄的灯光。三十八岁的王炳
揉了揉熬红的双眼，将最后一袋精选
的高筋小麦粉倒入不锈钢盆中。他的
手掌布满老茧，那是十二年来与面粉、
竹屉打交道留下的勋章。

清水顺着指缝注入面粉的瞬间，一
场生命的交融悄然开始。王炳半跪着
搅动面团，像抚摸初生的婴儿般轻柔而
坚定。他特意购置的山泉水净化器在
角落发出细微嗡鸣，这是他对“绿色安
全”最偏执的坚持。面团在他的掌心逐
渐苏醒，晨光恰好爬上窗棂，为面团镀上
一层琥珀色的光晕。

“炳子，该蒸皮了！”妻子的声音从隔
壁传来。王炳利落地将面团分成小块，每
个剂子都经过电子秤精确称量。他采用
独创的“三叠揉面法”，面团在反复折叠、按
压中变得韧劲十足。竹制蒸笼早已备好，
笼屉底部垫着新鲜采摘的荷叶——这是
他从老家带来的灵感，荷叶的清香能中和
面粉的燥气，赋予凉皮天然的防腐力。

蒸汽升腾的瞬间，王炳的神情变得肃
穆。他揭开蒸笼，用自制的铜制刮板将面
糊均匀铺展在笼屉上，动作快如闪电。这
些年，他的手臂早已形成肌肉记忆，刮板
划过的弧度、力度都精确到毫米。当蒸笼
再次合上，他守在灶台前，眼神紧盯着跳
动的火苗。这火候的掌控是核心机密，多
一分则皮硬，少一分则不成型。

等待的间隙，王炳开始调配灵魂

酱汁。玻璃罐里，秘制辣椒油在阳光
下泛着玛瑙红，那是他用三十余种天
然香料炒制的成果；蒜泥由石臼手工
捣成，保留着最原始的辛辣；而最绝的
是那罐老醋，经过三年陈酿，酸味醇厚
却不呛人。这些调料被他以独特的比
例混合而成，每一滴都倾注着对食客
味蕾的敬意。

“老板，来份凉皮！”第一位顾客的声
音打破清晨的宁静。王炳利落地掀开蒸
笼，竹屉上的凉皮泛着翡翠般的光泽，荷
叶的纹路清晰印在表面，宛如天然的水墨
丹青。他手持薄如蝉翼的铜刀，将凉皮切
成宽窄一致的细条，动作行云流水。然后
装碗、淋汁，再撒上新鲜黄瓜丝和豆芽，一
碗冒着热气的手工凉皮便递到顾客手中。

“够劲儿，还是那个味儿！”顾客的
赞叹声让王炳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转
身望向墙上挂满的锦旗，其中一面写有

“授业解惑助创业、匠心传承暖人心”格
外醒目。那是一位离异宝妈送来的，曾
经的她带着孩子四处碰壁，如今已在县
城开起两家店……

“面团要揉出光面，刮板的角度一
定要保持 45 度……”教学时的王炳化
身成严厉的师父，手把手传授学员每个
动作。“我不怕别人学会手艺，就怕传统
手艺失传。”他说。

暮色渐浓，王炳望着空荡荡的蒸笼，
疲惫却满足。十二年光阴，他用一双手
将手工凉皮做成了城市名片，更用一颗
赤诚之心托起无数人的创业梦。

一屉绿意
张中杰

童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里面有追
逐嬉戏的身影；童年是一首清脆的歌，回
荡着无忧无虑的笑声；童年也是一本翻开
便不舍得合上的书，写满天马行空的想
象。而在我生命里，女儿的童年，是画中
最明亮的那抹色彩，是歌中最轻盈的那个
音符，是书里最让我心头柔软的一章。

她啊，是个古灵精怪的小“魔女”。
当别的小姑娘抱着洋娃娃、穿着蓬蓬裙
时，她却像个活力满满的“假小子”，痴
迷于一切跑跳攀爬的运动，家里从此成
了她的探险乐园。

她那份与生俱来的韧劲，早早便显
露出来：一岁半逛上海外滩，她摇摇晃晃
地坚持自己走完。五岁爬泰山，我才爬
到三分之一就已气喘吁吁，她却一边高
喊坚持到底，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一步
步把我“拖”上了南天门。

不到八岁，她开始练习射箭，才练半
年，居然敢对阵专业选手，眼神专注，弓弦
轻响，与冠军仅一环之差。这个风风火火
的小姑娘，身体里仿佛藏着用不完的能量。

记得女儿三四岁那会儿，一个晴好的
午后，她在小区里和小伙伴们疯玩。几个
孩子眼馋不远处的观景平台，总想着爬上
去俯瞰整个小区的模样。可平台的台阶
比他们的个头还高，小家伙们踮着脚尖、
拽着栏杆试了又试，怎么也爬不上去，最

后一个个急得红了眼眶，哭唧唧地喊着要
妈妈抱。我循着哭声走过去，却一眼看见
女儿已经稳稳当当地站在平台上，正得意
地朝下面挥手呢。我正纳闷儿她是怎么

“飞”上去的，低头一瞧，瞬间便忍俊不禁起
来——原来她不知从哪儿搬来七块方方
正正的砖块，一块叠着一块，在台阶旁搭
起了一座歪歪扭扭的“魔法阶梯”。就是
踩着这座专属小阶梯，她凭着自己的小智
慧，妥妥地登顶啦。

她也是爷爷的开心果。爷爷年纪大
了，行动慢了，每次要找什么东西，她总是
第一个跳起来：“我眼睛大，我来找！”爷爷
要出门，她就抢着跑到前面按电梯，嘴里
还嚷着：“我跑得快，我是大马！”那些清脆
的欢笑声，像阳光一样洒进爷爷的心房，
温暖又明亮。

她的童年里还装满了让人捧腹的
“童言童语”。有一次我教她念“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她歪着脑袋想了半天，忽
然瞪大眼睛认真地问我：“妈妈，你是把
葡萄皮咽了吗？”我笑着继续教“不吃葡
萄倒吐葡萄皮”。她顿时一副恍然大悟
的样子，拍着手说：“哦！原来你把皮藏
在舌头下面啦！”我当场笑弯了腰，这可
爱的逻辑，至今想起仍不禁莞尔。

女儿童年的点点滴滴，就像一颗颗莹
润的珍珠，串成了时光里最无价的项链。

人间真情人间真情

女儿的童年趣事
郎玉凤


